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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琦
：

那些与
古书相伴的日子
□本报记者　刘晓立

陈琦，一个有些书生意气的文
青，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藏书人，
一个不会做生意的生意人，一个相
信古书会说话的“追梦人”……与
古书相伴多年，陈琦做过图书馆临
时工，写出了《武汉图书馆馆藏古
籍善本书志》的经部；义无反顾下
海做古书经营，却坚守本心致力于
挖掘其中的“文化价值”；自娱自
乐搞收藏，一手活字本医书，一手
湖北的地方文献，做了数十万字的
“书皮子”研究。近日，由藏书家
韦力作序的陈琦新作《让钞稿本说
话——古书背后的人和历史》面世。
书中记录了陈琦几十年来与古书相
遇的美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
是我在自己的‘朋友圈’煨的一罐
心灵鸡汤”。

陈琦幼时从书本开始接触到传
统文化，几十年来，从藏书、贩书，
到写书，一直没有离开过书，他说：
“我没有其他爱好，也没有其他本
事，只喜欢书，也只会看书，生活
的需要让我也不得不在书本中谋生
活，我不认为我这种将爱好和谋生
结合起来的道路具有普遍意义，它
只是我个人的‘归宿’。”“书”
为何能有这么大吸引力？如何搞好
收藏、经营，并让古书“说话”？
一起听听陈琦的故事。

（详见第 11 版）

“陈琦在本书内所讲到的钞本和

稿本都是他个人的藏品，他通过这种

讲述间接地告诉大家，当遇到一本没

头没尾的无名稿本时，不要轻易将其

放弃，而应当运用各种知识，对它们

进行仔细的研究与解剖。这之间所付

出的辛劳与心理折磨，以研究的最终

结果作为最高的奖赏。这才是藏书的

乐趣，这也才是作为一个收藏者应当

追求的一种爱书方式。”

——韦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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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中下旬，复旦大学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
院 组 织 2016 级 古
籍保护与修复专业
的 14 名 研 究 生 到
日本进行了为期六
日的教学实践，访
问了包括东京印刷
博物馆、日本纸张
博物馆、神保町古
书店街、庆应义塾
大学斯道文库、国
立国会图书馆、小
津和纸、静嘉堂文
库、东京大学东洋
文 化 研 究 所 等 13
处有关古书、古纸
的著名场所，学生
们收获良多，一路
上的点点滴滴，都
为成为古籍保护与
修复的“良工”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

阅读是视觉和触觉的充分调动，正如
墨与纸张激发的嗅觉体验，是阅读中难以
割舍的乐趣。

东京印刷博物馆的标志是个象形文字
“见”，代表着印刷术的意义——让更多
的人类看见因时间、地点所限制而不能见
之物。博物馆通过引人入胜的导览，展现
了印刷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的成长，
是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改造，是未来的希望。

走进正门大厅是多功能展览室，这里
会定期举办展览会、活动和不同印刷流派
的合作研究会。我们到的 2 月 19 日，正好
举办的是“世界书籍装帧设计纪念展”，
展览集中了大量有创意的现代书籍装帧形
式，拓宽了我们一贯对书籍装帧形式的认
识。

随后，我们来到地下展示厅，这是个
通过“感觉”“发现”“理解”和“创造”
四维度来排列的展厅。以壁画展示和影像感
觉组成的印刷术起源介绍，冲击着我们的
眼球。从洞窑壁画到石器记录，从拓片翻

印到机器打印，印刷术一步步引领着文明。
综合展示区内容丰富，按照“社会”“技

术”与“表现”来展现印刷文化。博物馆
的珍品文化财——17 世纪初期的骏河版铜
活字和本木昌造制作的活字，都静静地躺
在玻璃柜中，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拉出展
台下的椅子，打开设于附近的介绍视频，
影音和实物的结合，让理解更生动。

各年代的印刷设备和还原场景，让参
观者流连忘返。更为精彩的是展区中的“印
刷之家”，可以让参访者亲身体验活版印
刷的排版与打印。读者可以自己打份年历，
或者给父母打份感恩卡，是一个美好的“创
造”体验。

隔着玻璃落地窗，我们还看到了整柜
的铅字、刻字机与圆盘排字机。两位老师
傅在里面工作，就像是一个实体的小型印
刷车间。我们了解到，这“印刷之家”除
了可以让参观博物馆的人免费动手制作小
卡片，也欢迎设计师或艺术家们利用工作
坊的设备完成个人的创作。

我们还观看了日本京都附近古代城池
“安土城”的 VR 电影，影片在还原消失
了的城池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了最先进
的“文献记录载体”，立体展示使人产生
身临其境的感觉。

作为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一般参观
者稍有差别的参观体会是，我们很惊喜地
发现，馆内还有一个小而精的专业图书室。
图书室藏了约 5 万册有关印刷专业方面的
图书，并且设有可以检索的信息角，读者
可以在图书室里检索博物馆信息、收藏品
和图书，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日本纸张博物馆位于东京都北区飞鸟
山公园内，它的建立是为了帮助人们追寻
制纸的历史，学习制纸的方法，并思考制
纸的未来。

公元 610 年，造纸术从中国传到朝鲜
半岛后再传入日本。日本人在学习的基础
上有了自己的继承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
的“和纸文化”。在日本境内，有许许多
多的造纸工厂，这也为制纸工艺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撑。

来到博物馆，门口就看见几个花盆里
种植着不同的造纸原料，有三桠、楮树等。
据馆内一位老先生介绍，日本的货币便是
以三桠为原料制成的。

该馆共有三个常设展厅，其一展示的
是现代纸质产业。在这，老先生为我们讲
解了现代造纸产业的原料、生产工序、制

造机械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博物
馆展厅高墙上的一张巨大白纸。据介绍，
这张纸是日本近期才用机器造出来的、世
界上最大的洋纸，这种洋纸宽度为 9.33 米，
理想条件下可以无限长生产，而且生产速
度极快，一分钟可以生产 1800 米，相当于
汽车时速 108 公里，令人惊叹。

第二展厅主要以纸的构造与再利用
为主题。厅内展示了不同类型的纸张以及
它们各自所用的原料，让参观者直观地了
解到不同原料所造纸张的不同。我们围绕
在一个陈列着不同纸张的旋转展示柜前，
小声探讨着哪种纸可以用来作古籍修复
中的溜口，哪种纸可以用来做衬页……同
时，也认识到，在人类满足自己纸张需求
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对森
林的利用应有节制，积极寻找造纸与生态

的平衡。
第三展厅介绍纸张的诞生与传播，展

厅设计者将眼光放在文字载体的发展上，
从罗塞塔石碑到各种古籍，再延伸到今天
的多种纸张，一一向参观者展示出来。
展厅内还有用纸做的衣服，用纸做的古
城——熊本城模型等。去的时候，博物馆
刚好在举办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收集
大家喝过的牛奶纸盒，用来制纸。参观完
展厅，同学们还亲手体验了造纸。而前面
提到的奶盒，就是纸浆的原料！

下午的飞鸟山公园阳光明媚，在纸张
博物馆不远处，还坐落着飞鸟山博物馆和
涩泽史料馆，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参观，
了解过去、了解有关纸的知识，学习之余
可以在旁边公园休息，让人感到日本文化
的传承是认真而充满朝气的。

□朱思怡印刷博物馆：跨越时空，看见不能见之物

□邱　月走进纸张博物馆：感受认真的传承

传说浴火凤凰在享寿五百年后，会自
焚火化，然后从灰烬中重诞新生命。

浴火凤凰或许是一则神话，但其火后
重生的精神意义，却值得我们追寻，就如
古籍修复专业同学眼中的日本神保町旧书
店街。日本古书藏家池谷伊佐夫曾这么形
容神保町：“东京的神保町，就像伦敦的
查令十字街、巴黎的塞纳河畔、北京的琉
璃厂，是古旧书收藏者的圣地。”

被誉为“神保町的活字典”的八木福
次郎在其出版的《旧书店手册》一书中曾
娓娓道出旧书街的历史。“明治维新（1868
年）之后，在神田的周围建了很多大学，
为了师生所需，各种专门书店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1923 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后，物
资匮乏的日本人发现旧书其实也挺不错，
就产生了购旧书的需求，于是旧书店日见
繁荣。目前神保町书店总数约 200 家，其
中约 110 家是旧书店，约占东京都内旧书
店总数的三分之一。岩波书店、小学馆等
日本大型出版社的总部也设于此。” 

神保町的旧书店都以经营和收购旧书
为主要业务，不仅图书种类丰富，专业分

工仔细，且集中管理了许多旧书，为了让
收购回来的旧书能以较好的面貌再销售，
店内的员工都有一套修复书籍的方法。笔
者虽然不懂日文，看不懂书的内容，但欣
赏书店的橱窗设计与书架陈列方式也是一
种寻宝乐趣。

书街上每家书店都有着独特的销售专
业与自我风格，有富丽堂皇如“一诚堂”；
还有充满杂书堆的“大屋书房”。在大屋
书房，除了进门处的左墙陈列着一架子整
齐的古籍，店内的四周还堆放着许多看似
“待处理”的书，在书堆中移动，必须谨
慎、戒备与小心。笔者就曾在楼梯口角落
的书堆里发现感兴趣的小书，书皮已残破，
书内有污迹与虫洞，书中夹着字条写着
“350”。原以为 350 日元也不贵，可以买
回去练练手，结果到柜台一问，店员拿出
书店专业编辑的古书目录，才知道 350 只
是编号，实际价值是 4 万日币，也就是相
等于 2400 元人民币，实在有点贵。

买不起古籍，唯有打肿脸充胖子的要
了书店的目录。回家仔细阅读目录，发现
这破旧的古书其实出版于 1854 年，已经

有 163 年的历史！如果笔者从店里角落随
手翻出的小书都有这“分量”，那些被仔
细呵护在橱窗里的古籍又会是什么等级的
呢？

到神保町逛上一天，虽然对学生们来
说，实际能采购的书并不多，但能看到古
籍、二手书，并不是被社会边缘化的无用
之物，也颇感欣喜。不得不说，神保町的
古书店，是赋予古籍再生与促进古籍流动
的生命基地。

□郑美玉神保町古书店街：古籍再生与流动的大洋

（本版图文均由复旦大学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16

级研究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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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报：自己搞收藏，主要藏哪些专
题？

陈琦：我自己比较看重两方面的书籍，
一是医书的活字本，一是湖北的地方文献。
医书活字本是从 1997 年前后开始当专题
来收藏的，差不多十年了，收了有一百来
种。曾经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上海
中医药科技大学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看过，后来又仔细读了《中国
中医古籍总目》中活字版本的著录情况，
我这一百来种，目前来看，应该是数量最
多的医书活字本专藏了，其中不少是未经
著录的。估计传世的医书活字本大概不超
过 150 种。

当初想收藏这个专题，除了市场上正
好集中出现了几种医书活字本，还因为在
写了那本《武汉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书志》
以后，总想再写点什么。那会儿，专家们
有一个争论，说版本学到底是不是书皮子
学问。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啊，版本学就是
书皮子学问。要证明这一点，我觉得医书
活字本是绝好的题目。我不懂医，那么，
就只能从“内容”以外的部分着手，做“纯”
书皮子的研究。十年的时间，写了有 20
来万字，自我感觉当初的“追求”还是不
错的。当然，现在回头想想，多少还是有
些好笑，就当是自娱自乐吧。

古书行的朋友在一起，经常会说，当
初要是不买书，拿那些钱去买房子，现在

就如何如何了。然后就会有人问，重来一
遍，是买书还是买房？脑袋似乎被门挤过
的人们，竟然大多还是老老实实地选择买
书。每当想起这“笑话”，我就会对自己
热衷收些不起眼、但收购价绝不算低的湖
北文献感到些许欣慰，觉得吾道不孤，觉
得“生意人”不以经济价值为追求标准也
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我的湖北文献中没有
什么珍稀的明版或精写刻本，全是些畸零
小册，时代不早，版本普通，甚至，很多
书籍的作者还不能算“名人”。总在想，
这些不起眼的书，我不收过来，恐怕永远
没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吧，恐怕说不定哪天
就灰飞烟灭了吧。在这种近乎“病态”的
收藏观的驱使下，我收了大概一百来种湖
北文献。好在这些书自有其价值。曾经在
《藏书报》上连载过几篇《湖北文献拾掇
记》，看过的朋友就会明白，我说它们不
起眼，真不是谦虚；说它们自有其各自的
价值，也不是无故拔高。

藏书报：从收藏到研究，再到出版成
果，您是如何做到的？

陈琦：这儿也许才真有个“取舍”的
问题吧。如果太善于经营，是不是就不会
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书、思考呢？所以说，
祸兮福之所倚，还真有道理。只是我这种
取舍多少有些被迫的意思，天生不善经营，
没得选，当然，我是很喜欢这种没得选的。
除了古典小说，我也会看网络小说，我很

羡慕会写小说的人，但我写不来。韦力先
生对我能写出不太“学术”的文字已经很
觉欣喜了，要是写小说，估计惨不忍睹。
但是，活了几十年，我们每个人不免都会
有对人生，对社会，对家人，对朋友，对
事业的各种看法，都会有将这些想法写下
来的冲动。没有这种冲动，博客、微博、
朋友圈，哪有生存的空间？我自然不能免
俗，只是因为性格原因，不太适合公共交
流，但写自己想法的意图，和大家是一样
的。这本书算不上什么“研究成果”，它
是我在自己的“朋友圈”煨的一罐心灵鸡
汤。

藏书报：“让古书说话”，怎么解读？
陈琦：我那本书原来不叫“让钞稿本

说话”，这个书名是布衣书局的胡同给起
的。我们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多的想法和看
法，这些想法和看法会决定你如何看待历
史，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看待古书中
的人和事。多思考，多反省，多读书，就
会觉得生活是活泼的，古书不是死气沉沉
的。我一直觉得古书很亲近，因为它自己
就会说话，会检验你的思想和思考。从表
面上看，是我们“挖掘”出了古书中的历史，
其实，是古书觉得你有足够的阅历和洞察
力，才会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如何“让
古书说话”，和如何让工作做得更好一样，
首先自己要有“准备”。成天迟到早退还
想拿全勤奖，天下有这样好的事么？

藏书报：当初为了到图书馆接触更多
的古旧书，宁愿做临时工，这是一时的“书
生意气”还是坚定意志的表现？是怎样的
机缘让你不惜一切投身进来？

陈琦：回过头去审视往事，很容易倒
果为因。虽然我算不上是“书生”，冲动、
意气却一直伴随着我，在反省过往种种
时，总会想，当初要不一时冲动就好了。
这也许就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冲动多了，也就不以为怪；意气多了，
何尝又不能干脆视作是“坚定意志”的
表现呢？

再说机缘，我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上学、成长于 80 年代，这算不算是一种

机缘呢？毕竟在上学、成长的过程中，我
可能比现在的 90 后、00 后更容易接触到
传统文化和古籍，并且到现在都是一个喜
欢传统文化的“文艺青年”，如果说我充
斥着“冲动”的人生中有一样东西是坚定
不移的，可能就是这显得有些好笑的“文
艺青年”梦吧。

藏书报：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段经历对
之后从事收藏和经营有何影响？

陈琦：刚到图书馆时，我还是 20 岁
的毛头小子，穿着蓝或绿的军干服，显得
很单纯。因为是临时工，我当时的主要工
作就是打杂，写合订本封面、抄写分类卡
片、新书上架、扫地拖地之类的。幸运的

是，老馆员们看我踏实肯干，又爱读书，
都比较喜欢我，很快就任由我自由出入总
书库，并耐心给我讲解书库结构、图书分
类。后来图书馆搬到新址，各种规章制度
越来越严格，别说临时工，就算其他部门、
岗位的职工，想进出书库，都需要审批。
所以，我真是幸运，赶上了“好”时候，
遇上了一堆好人。我从工作中受了教育：
无论什么时候，尽可能对别人好一点；无
论什么时候，要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无论
什么时候，要尊重别人。也许有人会觉得
这些和做经营、玩收藏没什么关系，但我
总会回忆这些事。每当想起这些事、这些
人，就会感觉有阳光照进心里。

藏书报：离开图书馆后，又投入到古
旧书流通和拍卖工作，对此，韦力先生在
新书序中似乎表示并不“看好”：爱书人
能够做好经营吗？

陈琦：我请韦力先生给我的那本《让
钞稿本说话》写了篇序言。其实，在之前
韦先生给我做访谈时，我就一再和先生
说，尽管秉笔直书，不要顾忌太多，也不
必在意我会有何意见，然而，韦先生在访
谈中还是以说“好话”为主。而这篇序言
呢，算是多多少少指出了一些我的问题，
虽然还是很隐晦，但毕竟不能算是“好
话”。我没有将韦先生的这些文字进行“处
理”，而是原样保留了下来，不是我没有
看出来，而是觉得这样才对。很多朋友都
曾直言我“不会”做生意，也相信大家
对我的拍卖经历会有些看法，我本人呢，
也知道自己不适合做“生意”。但是，既
然没有其他本事，必须得做古书这门子生
意，那就做呗。生死关头，旱鸭子在水里
也得使劲扑腾不是？当然，我对自己做生

意的要求也不高，算是就坡下驴吧。既然
做不好生意，那就多看看书吧。这不是取
舍的问题，而是另一种趋利避害。爱书人
是可以做好经营的，我们古书行有很多这
种爱书人，从前就不缺，现在也不少。只
是，我不算。

藏书报：如何在经营中挖掘“书”的
价值？

陈琦：古书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多元的。站在古书
经营的角度，理应以经济价值为主要判断
标准。那么，经济价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说来说去，除了文物价值，也许都会往古
书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上面扯。这样当
然不错，但似乎过于笼统和抽象了，也有
些“取巧”的嫌疑。我个人认为，当今市
场条件下，古书经济价值自有其权衡体系，
以文献价值为主的“内在蕴含”，只是这
个体系中的一部分，甚至往往还不是起主
要作用的部分。而我恰恰更注重这个往往
不能起主要作用的文献价值。韦先生在那

篇序言中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悖
论”。他对古书市场有着深切的了解，同时，
对古书的文献价值也有自己的偏好，所以，
韦先生是愿意看到文献价值主导经济价值
的。但这是否只是一种不真实的“畅想”
呢？至少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这并不影
响我对于古书文献价值的热衷和宣扬。

我是因为喜欢传统文化，喜欢古书，
才进入古书行的，那么，坚持发掘“文化
价值”，才是我应当应分该做的事。在图
书馆工作期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每个
人，都有其可爱的地方，每本书，都有其
价值，重要的是，理解，发现。连我自己
有时都会怀疑，是不是因为始终有这个想
法，所以会存在“刻意”去寻找古书价值
之所在的问题。即便如此，我还是坚信，
只要怀着理解和发现之心，就会离古人越
来越近，就会离文化越来越近。当然，这
需要有一些诸如版本目录学、历史学、考
据之类的基本功。尽管不合时宜，我还是
不认为经济价值代表一切。

热衷收藏：这罐心灵鸡汤不一般

投身经营：热衷挖掘古书“文化价值”

亲近古书：做个有些“书生意气”的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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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积堂笔啸轩位于安徽省黟
县西递村履福堂。胡积堂字琴生，
号洄坞山人，为著名徽商胡贯三
之孙，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
清中晚期，生性嗜书，精于星历
算学，富藏弆，阁中多精妙上品，
曾著有《笔啸轩书画录》，现存
有乙照斋道光十九（1839）序刻本。
据《笔啸轩记》所载，道光十五
年（1835），胡积堂“营构书馆
于（丁）峰之麓，峰峙馆后，如
卓笔知，故曰‘笔啸轩’，以为
子弟肆业之所”。当时的笔啸轩
分上、中、下三楹，左右皆有房间，
书楼主人胡积堂“或抚琴而鉴古，
或饮酒而赋诗，子弟诵书声相与
和答，其喜可知也”。又有记载
称：“山人好藏书，积至数千卷，
朝披夕阅，有所得辄以笔记之，
岁久汇成四册，题曰《洄坞山人
笔记》。”

歙县黟县一带古村落极多，
因为发展旅游之故，许多村落被
圈起来成为景点，西递村则为其
中名气最大的一个。履福堂在村
子并不起眼的地方，门口有介绍，
称始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其外观看上去是两层，实际却有
三层，前厅后堂，前厅里挂着“履
福堂”旧匾，四壁悬着一些书画，
一个角落陈设着待售的竹刻艺术
品。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坐在前
厅，桌上摆着刻竹的工具和一些
刻好的作品。后堂还有一位 40 余
岁的男子，是胡积堂的第八世孙，
守着一个古董摊儿，摊儿上摆着
几本影印成民国石印本的老皇历
和医书，字迹模糊，这种书几乎
西递村内家家都在售，每本售价
在 30 至 50 元之间。

我问前厅里的小姑娘当年的
笔啸轩在哪里，小姑娘说得很干
脆：“烧了。”我又问，什么时候？
小姑娘说，太平天国的时候。我
再问，那遗址在哪里呢？她仍然
答得很干脆：“在我家菜园子里，
现在是农家乐。”小姑娘的干脆
利落与满不在乎颇令我好奇，后
来进来了一对游客，通过她的自
我介绍，我方得知，她就是胡积
堂的第九代后人，并且通过她的
言辞我也知道了，挂在她头顶后
方的那张黑白大照片，就是胡积
堂本人。

据小姑娘说，履福堂极大，
太平天国时烧了一部分，其中就
有笔啸轩，当年笔啸轩收藏的古
籍及书画后来都捐了，但什么时
候捐的，她也不清楚：“现在故
宫博物院里有一部分，台北故宫
博物院里也有一部分，反正我们
家是没有了，只剩下‘履福堂’
这块匾，还是藏起来用稻草盖住
才保存下来的。”

说话间，有导游带着一批游
客进来，小姑娘瞬间转换了姿态，
由一副无所谓的世故，变成了端
庄认真的艺人，坐直了身子开始
表演竹刻。虽然动作很快，但我
能感觉出，她于此道并不娴熟，
而她所娴熟者，是用那广告式语
气向客人介绍履福堂，略讲胡积
堂的收藏之后，便开始重点介绍
她面前的竹刻，她把自己的作品
讲解到了民族艺术的高度，说这

种竹刻代表着徽州文化等等，而
眼前的这些游客一番赞叹之后，
没有一个人购买她的杰作，于是
又乱哄哄地跟着导游出门，奔赴
下一个景点。

我在履福堂里大约停留了两
个多小时，前后来了数批游客，
都是被导游带领着，每进一批游
客，前厅的小姑娘就像复读机般
推销一遍，她每次所说的一字不
差，以至于口气及停顿的时间和
每句话腔调的高低，都完全没有
变化。我真想过去劝她，多编几
套词，这样让自己的所讲变得有
趣一些，而后厅的男子就听着导
游一遍一遍地讲地主压迫丫环的
故事，两个多小时里，他们没有
卖出去任何东西。

离开了履福堂，来到当年的
笔啸轩遗址。一个小小的后园，
摆着几副农家的桌椅板凳，一派
田园风光，取代了旧时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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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先后刻印了三部官版大
藏经，一般以刻印时间和地点区分
为：《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

藏》）、《永乐南藏》（又名《再

刻南藏》），先后刻于南京；《永
乐北藏》，刻于北京。《永乐南藏》
据洪武本重刊，而略有更改，开雕
年代不详，大约在洪武本被烧毁的
永乐六年（1408）后一两年，至迟
在永乐十七年（1419）已经刊成。
完工后的版片收藏于南京报恩寺，
开放供民间各寺院请印，至清初仍
有刷印活动。康熙末年《嘉兴藏》
完工后，即取代“南藏”成为通行
的大藏经版本。乾嘉年间“南藏”
经版还在，但请印者寥寥。咸丰六
年（1856），《永乐南藏》经版随
报恩寺及琉璃塔毁于太平天国战火
中。

留存榆林的《永乐南藏》残卷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的这部《永
乐南藏》残卷，是在古籍普查审核
工作中遇到的，经初步整理归并平
台上 98 条相关的数据，计有 88 种
1107 册 1099 卷，不足全藏的六分
之一。这批佛经起《大般若波罗蜜
多经六百卷》（存 231 卷）第 161
卷“寒一”号，终《密云圆悟禅师
语录十二卷附年谱一卷》（存11卷）
“鱼十三”号。对照《金陵梵刹志》
所附《南藏目录》，并参照《中国
古籍总目》著录《永乐南藏》子目，
该藏的千字文帙号、顺序与之完全
一致，其中包括了万历续藏（仅存

“旷”“亩”“我”“艺”“熟”“赏”

字号经卷），及清顺治十八年（1661）
增刻“鱼”字函经卷。说明这部南
藏是三次续刻后的清初印本。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的这一千多
卷佛经，在该馆古籍普查平台上按
零种给号，有的一种经分做数种，
或两种混为一种，因版本年代不清，
仅著录为“刻本”，具体入藏情况
不详。查其馆史资料，1974 年该馆
恢复开放时，仅有马列毛著等政治
读物不足万册。次年在馆长王玉珍
多次交涉下，该馆从县公安局存放
的“文革”查抄图书中，整理抢救
出一批珍贵古籍和文献资料。从这
段记载看，佛经入藏有可能来自此
时。

定慧寺雍正年间请印

这批藏经全部为经折装，装
帧版式一致，开本高 30 厘米，宽
11.2 厘米 ，封面为绢本，有褐色、
蓝色、绿色三种，多已残破。正中
贴纸质经签，宋体，上为经名，下
为千字文号及册号，阴文，置于黑
底圆形边框内。每版 30 行，折为
5 个半页，半页 6 行，行 17 字，上
下单边。卷首经名之下刊千字文号。
牌记为长方形双边框，上覆荷叶下
坐莲花样式，方框外右题“江南陈
龙山经房虔造”、左题“住南门内
都使司对过”。卷末有护法神韦陀
立像，卷首有佛说法扉画，都很符
合李际宁老师《佛经版本》一书所
述《永乐南藏》的基本特征。另外
还有多部经卷在版间空白处、包括
牌记页空白处镌有各种微小花形图
案。

该藏牌记内除个别空白外，大
部分都有墨题：“定慧寺 / 雍正某

年某月吉旦造 / 大藏经 弟子某某 /
请经住持照秀 照鼎叩”，记录了这
批大藏印装的时间、请印人和印经
地：清雍正五至六年（1727-1728）
江南陈龙山经房印本。查张秀民先
生《中国印刷史》，该经坊为明代
南京较著名的书坊，具体位置牌记
上记：“南门内都使司对过”。

榆林有定慧寺，道光《榆林
府志》记载：“在南城街，康熙
二十七年（1688）建”。“南藏”
留存榆林，最大可能就是该定慧寺
请印到榆林的，请经的定慧寺住持
僧名“照秀”，搬经僧名“照鼎”。

后印本字体情况复杂

该部《永乐南藏》由于是后印
本，字体情况比较复杂。多数为永
乐年间刊版的原藏的手写欧体字，
仍沿用宋元以来刻藏字体，但稍显
粗率；万历、顺治两次续藏，所见
均为仿宋体字，即方体字、硬体字；
另外还有原藏中出现的补版的字
体，多数会有助刊人姓名，目前发
现补版所用字体，多为仿宋体字，
也有个别仿原版的楷体字。

《永乐南藏》依据请经条例，
从明末到清初都有印经活动。因印
数大，加之某些经典请印者可单独
选印，导致经版印刷次数不一，某
些版片越印越邋遢，自明万历后多
有修补。其修补多依靠施主捐资助
刊，因此多在卷端版心留有施经人
（信佛者施资助刊）、刻经人的名
字，甚至职官、纪年的刊版题记。
如： 寒一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一百六十一：佛弟子学诚刻； 唐
十号《大集须弥藏经》卷下：乙巳
年杨氏书祥刻；训一号《四分律
藏》卷一：佛弟子薛必科刻，等等。
其中薛必科，查到是清顺治戊子科
贡生，江宁人，官知县。说明这部
经为清初补刻。以上都应是万历
三十四年（1606）之后至清初的补
版，都为仿宋体字，粗略统计有 15
部。

还有一种补版采用仿原刻的楷
体字，清秀端庄，版心也有助刻人
姓名，如青一号《注法界观门》：
一册之中两种字体，有楷体字，有
宋体字。

上述有刊记的几卷，部分请李
际宁老师与国图藏原刻本对照过，
国图本并无此题记，说明是补版。
据刊记人名情况，多为清初官员，
应是清代初期补版。只是这些补版
并非全为仿宋体字，也有少量仿原
本的楷体字。

《永乐南藏》因为其特殊的请
印制度，比其他明清大藏存世数量
稍多，但因补版情况不一，版本情
况也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
加之陕西存世大藏并不多，对于地
县馆来说，能保存这样一部残藏也
实属不易。以上仅是根据榆林市星
元图书楼古籍普查平台上提供的有
限书影做了初步整理。有些疑问处
及更多未反映出的信息如刊版题
记、扉画等，还需要我们到馆藏地
对这部大藏逐册进行仔细核查，详
细著录，研究清楚这部《永乐南藏》
补版的年代、比例、来源等详细情
况，及其版本、文献等方面的价值，
从而保护好这部有幸留存在榆林黄
土高原上的《永乐南藏》。 

胡积堂笔啸轩：
藏书无人问，美景任人游
□北京  韦　力


